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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临海医院的二楼

会议室，常标及专案组全体
警员正在讨论案情。

常标的声音有些颤动：
“引蛇出洞计划是我们专案

组实施的一步计划，效果还
是比较明显。我们故意放松
了一些侦破手段，甚至制造
了撤退的假象，还撤掉了监
视系统；白天几乎把警力向
四外分散，集中去院外侦破。
只留了两个人，我和杜立值

班，其余人员分头24小时监
控所有嫌疑人，来一个笨办
法，守株待兔。果然，排除了
各个疑点，凶手终于锁定了。
“梦玉被杀案是一宗奇

案，这是我见到的最让人深思
的大案。梦玉是一个苦孩子，
她痴心于寻找那块玉龙，愿望
只有一个———揭穿真相，找到
杀害父亲的凶手。她为国宝的
追寻打开了一条途径，但她却
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此案中，我们一直忽视

了嫌疑最大的一个人，他隐
藏得太深了。也许是因为他
特殊的身份，开始我们甚至
不会怀疑他，他就是临海医
院的副院长———林森。

“他是国内知名的外科
专家，又是著名学科带头人。

他的一切，都不会与这起凶
杀案连在一起，还有他始终
与专案组密切配合，甚至不
断地提供可靠的线索，取得
了我们的信任，知道我们侦
破进展，对我们所怀疑的人，
他甚至可以操纵自如，给我

们制造了很多的迷雾，蒙住
了我们的眼睛……
“他在杀害梦玉的当晚，

就在汤凤的杯里放了大量迷
幻药和安眠药，同时制造了
两起案子，杀人案、自杀案，

然后他主动配合专案组工
作，安排人员时间地点，与相

关人员说话，但当时，他主动
讲明了他的怀疑点是———戴
枫，也因此转移了我们的视
线；当专案组发现了戴枫的
底片，他就将底片藏匿，以致
于戴枫无法澄清证据，更引
起警方对他的怀疑，同时他

也不断地恐吓戴枫和制造病
房汤凤被杀的假象，使警方
转移视线。
“当案子趋于平缓时，他

又拿出了那血色底片，说戴枫

出逃；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昨夜，他等不急了，自己披上

白衣大褂，亲自去秘道毁骷髅
灭迹，却暴露出马脚……
“林森杀害梦玉的动机

何在呢？两个月前，梦玉急迫
地查找她父亲死去时的值班
记录和病人档案。此时林森
感到了危险，在梦玉的日记
中，说到了自己对林森的怀
疑。就在梦玉查到档案的第
二天，林森动手了。
“当年，那个剖开梦玉父

亲胸口一个洞的人，正是林
森！当他得知梦玉父亲与母亲
在灰楼对话中说出了玉龙被

吞下肚子之后，他整夜未眠，
贪欲占据了他的心。在天色微
明时，林森戴上白衣白帽，潜
入灰楼，把手术刀插入了他的
胸口。梦玉的父亲甚至没有挣
扎，只是从胸内发出一声沉闷
的声响，就死去了。”

常标说完，会议室内一片
沉寂。“有人坠楼！”常标看到
窗口有一个白色的人影飘然
坠落，他迟疑了一下，立刻警
觉地意识到，会议室的头顶，
就是林森的办公室、卧室。

警员们开门冲出去。是

林森。他坠落在水泥墙边的
花丛里。头已陷入了松软的
泥土里，脸上沾着草根和花
屑。一滴殷红的鲜血从他嘴
角淌下来。他已经死了。
“报告，这是从林森的秘

室内查出的东西。”杜立将

一把军刀和一个淡紫色的本
子，放到常标的桌前。常标打
开本子，上边有一束干枯的
玫瑰花瓣飘落下来，本子的
扉页上写着———梦玉。
常标抽出军刀，从宽大

的刀鞘里溜出了一个深绿色

的玉龙；常标用手接住那沉
甸甸的玉龙，静静地放在了
那淡紫色的日记本上。

@ABCDEF

2005年，Sarah和她的男

朋友结束了九年的苦恋，终于
喜结良缘，我的白马王子也从
天而降，来到我身边。

杨泓是我老公，北京电影
学院摄影系毕业，如今从事的
工作与他学的专业风马牛不
相及———房地产投资顾问。我

老说他不务正业，他能把各类
建筑大师的名字和作品倒背
如流，却分不清何平和何群分
别是谁。他的回答倒也无懈可
击，他说，我现在要是把电影
的事都弄明白了，那才叫不务
正业呢。一次，我想试探他的

摄影技术，让他给我拍点儿肖
像艺术照，他居然说我土，并
说自己拍骆驼比拍人在行，真
是气煞我也！

在学校的时候，我和杨泓
的关系仅限于对彼此略有耳
闻，连普通朋友都谈不上。巧

合的是，我们拥有共同的朋
友。毕业后一次同学聚会上的
相遇，才算是第一次真正意义
上直面对方，但那时，我是孤
家寡人，他却有女友相伴。

与杨泓再次见面已是一
年以后。那会儿，我想试着做

点儿小买卖，却不知从何下
手，在电话簿里突然看到了他
的名字，便向他询问找门面的
良方。他无意间说起自己恢复
了自由身，我说：“恭喜你呀，
但我也有喜事降临，终于把自
己发出去了。” 他却取笑我

说：“那也得当心，要是被别
人退回来，多丢脸。”我也立
即还击：“你乌鸦嘴呀，就不
会说点好听的。”我们就这样
你一句我一句地攻击对方，却
浑然不知，《当哈里遇到莎
莉》的现实版已经在那一刻

悄悄地上演了。
生活顺其自然地进行着。

我和男友的关系被杨泓的
“乌鸦嘴”不幸言中，眼看着

幸福的泡泡一个一个被击
破，我对感情彻底失去了信
心。于是，“罪魁祸首”杨泓
就在我身边扮演起了出气筒
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呼
之则来，挥之即去”是我多年
来对待杨泓的态度，长此以

往，他没有半点怨言，也真够
难为他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杨泓隔
三差五给我打这样的电话，我
们每次的对白雷同：“我在你

家楼下，你能出来一会吗？”
我有点不耐烦地回复：“我忙

着呢。”他又说：“我只是给你
一点儿东西。”我下去，再回
来后手里便多了一个袋子：酸
奶、苹果和起酥。“这是你明
天的早餐，别忘了吃。”面对
此情此景，虽然我面无表情，
但心里却很温暖。

有人关心和疼爱应该是
每个女孩子都沉醉和享受的
事情，那份感动会在不知不觉
中编织在记忆里。在主持《欢
乐总动员》时，录制节目常常
到深夜。有一次，杨泓说要接

我，因为觉得会太晚才能收
工所以我婉拒了。凌晨三点
多回家，竟看到他在楼下等
我，这样的意外让我有些手
足无措。他略带埋怨的第一
句话是：“你怎么没有告诉
我，你们这儿停水好几天

了？”我说：“好像今天就会
来。”他不放心，“你上楼去看
看，如果来了我就走，没来就
去我家洗澡吧。”

水的功能还真是广泛而
复杂。拖着疲倦的身体满怀戒
备地走进了杨泓的家门。洗完
澡锁好门躺在床上，思绪有些
凌乱，总觉得孤男寡女同在一

个屋檐下有些别扭。本想舒舒
服服地闷头大睡，却因异样的
环境而导致失眠，直到从客厅
那一端传来轻轻的鼾声。

睡到自然醒，杨泓已经坐
在公司的会议室里了。屋子里
很静，桌子上摆放着早已准备

好的营养早餐，附加一张字
条：“你的胃不好，牛奶是一
早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你不妨
再热一下。”眼泪从这一刻起
止不住地流下来，感动也从这
一刻开始萌芽！

事后我曾经问过他，为何

如此君子？他告诉我，因为珍
惜，所以不敢越界。

GHIJKL

曹小芬是四年前随丈夫

张凯旋来到这个城市的，她
和张凯旋是在自己故乡的那
个小县城认识的，曹小芬在
县城是数得上的漂亮女人，
当然她没有那种艳丽如花的
长相，但是她的模样是极符
合小县城的背景的，她就像

县城里老城墙上生长的白色
蔷薇花一样，要住了步、静了
心，仔细去看，才会越看越
美、越看越迷人。

曹小芬的眉眼是极其淡
雅的，鼻子尤其精致，嘴巴像
一朵小花，笑起来人还有几

分妩媚。曹小芬的身材小巧
玲珑，上上下下都很匀称，胸
前隆起的两个小包，隔着衣
服看，圆圆的、硬硬的，既不
夸张，也不寒碜，倒是无比的
性感。

张凯旋那时大学刚毕

业，分到了省里一个事业单
位驻县城的办事处工作，这
个单位显然不是张凯旋理想
的归宿。张凯旋是一个很有
生活目标的人，毕业分配对
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苦
苦从广西一个山区农村考上

了一所全国知名的大学，从
那时起他就立了干大事、有
大出息的理想。办事处是一
个养闲人的地方，上级单位
的领导一年顶多来个一两
次，也轮不到张凯旋去表现，
平时就是守房子，用张凯旋

的话来说，没事就“挺尸”。
张凯旋在县城待了两年，

基本上看不到未来的曙光，加
上寂寞难耐，就退步一想，在
县城找一个漂亮的女孩，过一
种有淡淡甜味的小县城生活，
总比他山区农村的老父亲强

几倍了。对于把曹小芬搞到手
他是胸有成竹，果真，他一追，

曹小芬就进了他的怀抱了。为
此，曹小芬成了县城里最有骄

傲资本的女人。
张凯旋这样做了，心里并

不是完全能做到变成一棵插
到小县城的树的，所以，第一
年曹小芬就怀孕了，张凯旋什
么也没有说就要曹小芬到医
院去做了人流。后来，在这方

面他们就很注意了，张凯旋不
想要孩子，老让曹小芬做手术
也不应该。曹小芬本来就是一
个没有野心、只是有梦想的女
人，嫁了这么好的丈夫，也就

什么都听张凯旋的。就连曹小
芬的哥哥都说曹小芬是傻人

有傻福。
第三年，张凯旋的运气

就来了，他调到了省城，进
了一个非常有实权的单位，
管了全省的基建工程审批，
他虽然不是处长，也不是副
处长，可是，那些个老板、公
司负责人，没有一个敢轻视
他的，日子过得很顺心，也

很有尊严。
曹小芬是张凯旋进省城

半年后搬过来的，张凯旋交

了几个朋友，都拍了胸脯安
排他老婆。张凯旋就让曹小
芬辞去公职，到一家私营公
司当会计，不坐班，只需过一
段时间去结算一次，工资
2000多块。

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个世

界上还有像曹小芬干的这样
舒服的工作。曹小芬的好友
刘萍萍从深圳打来电话，语
气中充满了羡慕，哎呀，和我
相比你简直就是泡在糖精里
了。曹小芬咯咯笑了，说，如
果你在我身边，我才是泡在

糖精里呢。
曹小芬对自己目前最大

的不满就是觉得身边没有朋
友。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陌
生的城市，不仅是环境的陌
生，在这里她没有朋友、没有
同学，工作的单位也没有同

事。特别是张凯旋意外死亡以
后，曹小芬才突然发现，在这
个城市，除了张凯旋她几乎就
没有一个可以一起说话的人。
刘萍萍是曹小芬从小一起长
大的朋友，小的时候她们好得
恨不得穿一条裤子，刘萍萍是

有远大理想的女孩，她是一心
一意要离开小城的，后来，她
中专毕业没多久，就跟了一个
做皮鞋生意的矮个子男人到
了深圳。

MNOP@JQRSTUVWXY

亲爱的宝宝：

医院。你抵达这里以后，
第一个过夜的地方。

很多婴儿都会跟你一
样，先在医院住一段日子。但
却从来没有听说谁就因此把
医院当成了第一个家。

大家对医院都出奇的冷

淡，没有听说哪个生小孩的
女生偷偷在那张她分娩的床
边刻下自己的名字；没有听
说哪对情侣约会时带彼此去
看自己出生的医院；没有听
说谁把自己的病历张贴在征
友的版面上；没有听说谁把

自己胸腔的 Ｘ 光片裱起来
挂在房里。

我们这么多人在医院出
生，但一点也不想把医院当
成我们第一个家，我们有意
无意地略过和医院有关的一
切，觉得在人生的剧院里，医

院应该永远被摆在“后台”。
我们会一辈子对医院保

持警戒，每次进去都只想尽
快离开，我们一点也不觉得
亲切，也一点也没有回到儿
时母校的感怀。

就这样保持冷淡，直到

最后。最后，我们很多人又躺
回医院的床上，但还是有几
个人会固执地说：“让我回
家，我要死在自己家里……”

我们既不肯承认医院是
我们的第一个家，也不肯承
认医院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家。我们真别扭。

Z[R\,]^Y

亲爱的宝宝：

大人会做一件事情，叫
做算命。

大人不但算自己的命，
也算伴侣的命、小孩的命、合

作伙伴的命，无非是希望自

己的人生别出太多意外的状
况。我也被带去算过几次命。

每次带我去的，都是电影界
的大老板。

拍电影的老板大概常常

碰到明星向他们诉苦，诉苦的
内容一定五花八门，缺钱、病
痛、爱情出了问题。加上电影
卖不卖钱又是如此神秘难料
的事，所以电影大亨没事就把
某位有名声的算命者请来住
一阵，号召旗下有烦恼的众生

一起去把命给算一算。
我每次碰上这种算命大

队，都是刚好去人家家做客，
就被一起携带了去。其中去

的一次，算命者被供养在大
饭店的豪华大房里。我走到大

房的客厅，看见整个客厅只要
有落地窗的，窗前就排了一排
的观音像，大部分脸朝内、少
数几尊脸朝外。我问大老板的
太太为什么，她说脸朝外观音
像，是已经被“开了光”的，我
想大概就是“开关已经被打
开”的意思。

算命者接连回答了几个
明星的问题，他用的方式非
常多，有时只用目测，就叮咛
那明星小心电插头。有时冥
想一番，就坚持某明星家里
的神像没有依照 “官阶”摆
放，把三颗星的神放到四颗

星的神上面去了，叫他赶快
把顺序对调。他有时又只用
手，在另一个明星腰部隔空
抓来抓去，抓出一些像烂肥
皂似的渣渣在手上，说是把
潜在的一场病拿掉了。

这些明星被解答之后，

各自请了一尊观音像，由算
命者替他们“把开关打开”。

算命者看我从头到尾什

么也没问，就问我有何烦恼，
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只是
陪大家一起过来看看。他说：
“难道你都没有烦恼吗？”

我说烦恼当然有，但今
天就不麻烦大师了。他微微
一笑，叫我把名字写给他看，

我照做了，他看了一眼，说：
“你这辈子，都要离水越近越
好。”我说好的。

他又说：“离你近的那个
水，要越大越好。”

我说：“是指海吗？”
他说：“有海最好，无海就

要近大江大河。”我说好的。
宝宝啊，我想我这辈子是

住不了沙漠了。不过宝宝啊，
我也不是很想住到海底去呢。


